
《致吟遊詩人》 

 

千百年前的血脈 

走出了兩條截然不同的路， 

一個向南，一個往北。 

你擁抱自由的風，她的熱情卻 

十之八九 

凍結在那年大雪中， 

從此永別白晝。 

 

過了多少個豐收的秋，你仍提起盾牌 

再度遠征 

儘管前人和失敗者反對， 

你說：為了要融化她尚未融雪的心。 

噹噹、噹噹， 

走出村莊，他們目送著。 

噠噠、噠噠， 

匹夫之責。 

 

聽啊！凜冬蕭蕭的終章， 

風雪和火炬在洞穴門前寸土不讓。 

你想為她帶來丁點溫暖；她卻無情 

以刺骨的冷箭拒絕。 

看啊，封印著心的不是積雪， 

那原來是 

一道 無法撼動的冰牆 

 

「千百年後的吟遊詩人啊，請你以血和火在山谷間起誓 

記念我！ 

因為我將在 

休止符為逝者默哀片刻後 

舞著劍，朗聲稱頌戰士的名： 

鏘、鏘── 

在長夜裡戰死 

或至破曉方休。」 

 

生命終焉。 

而詩歌 百世流芳 


